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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北京到处是黄金，受老板委托，前去寻

找高人指路。 托朋友介绍，一位地道的北京人同

意与我相见，此人正是我要找的高人之一，据说

神通广大，是个高人中的高人。 我以学习为目的

当天晚上请他吃饭，此人驾车姗姗来迟，入席坐

定后， 听说我是一个带着资金来找项目的淘金

者，便开始给我上课，他口若悬河，思路敏捷，语

言简练，把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关系横

撇竖弯勾地讲述得非常透彻，北京的一切商情都

在他掌握之中。 他的话令我大开眼界，激动不已。

我兴趣正浓时，饭店打烊了。 他喝了 8 瓶啤酒竟

然一点事没有，临别拍着我的肩膀说：哥们儿，你

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第二天，我和朋友说，昨晚我被他说激动了，

可惜他正要介绍北京行业时饭店打烊了， 朋友

说：请高人出招没那么容易，有兴趣就接着请呗。

我一个电话打去，高人犹豫一下同意了。 晚上我

们又坐在一起，我又得到了高人指点。 一杯酒下

肚他开始指点北京的行业，他对行业的分析评判

令我信服。 他话题一转，问我准备投入多少资金。

我笑而不答，他诡谲地打量我一眼说：“在北京投

一个亿未必能看得见， 投一百万未必不能露脸，

即使没有钱，一样也能做大事。 ”我笑着问：“怎么

做，抢银行？ ”他也笑着说：“在北京想犯法？ 你以

为是你家乡，北京就是北京！ 告诉你在北京想挣

钱容易，想犯法难着呢！ 不信明天你去试试？ ”这

时他的手机响了，听完电话，他对我说：“对不起，

我这就得走，这么着吧，明天我给你介绍一个高

人，让他给你出招。 ”我说：“他能比你还高？ ”他

说：“我算什么呀，人家才是真正的高人。 他能让

你一百万三年变成一个亿， 你相信吗？ 那才叫

高！ ”

第三天晚上， 高人带来一位气度不凡的高

人，他那大有不教会我在北京淘出第一桶金誓不

罢休的热情令我激动难抑，我能做的只有加菜上

酒。到底他俩谁高，今晚过招领教。高人先是微笑

着亲切地看着我，然后问我姓名，我说我姓高，他

略微惊讶地说：“咱北京可就缺你了。 ”我说：“你

误会了，我真的姓高，可我不高，我叫高攀，今个

就是高攀您二位了。 ”

高人笑了，很亲切地说：“我琢磨着这些年在

北京做大的怎么会没有姓高的呢？ 瞧，这不是来

了。 ”我说：“玩笑可不能这么开，来，喝酒喝酒！ ”

高人轻轻放下酒杯问我：“经常来北京？ 我说：不

怕你笑话，这是第二回。 ”他又问我：“对北京印象

怎样？ ”我说：“好极了！ ”他接着问：“家乡好吗？ ”

我说：“家乡好是好，就是挣不着钱。 ”他说：“不是

挣不到钱是挣不到大钱，对吧？ ”我说：“你说得太

对了。”高人问：“来北京做事，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说：“这正是我要请教二位高人的。 ” 高人问：

“知道什么叫策划吗？ ”我说：“听说过但具体的咱

不懂。 ”高人说：“说说看没关系，怎么想就怎么

说。 ”我说：“这个‘策’字，就是想办法的意思，这

个“划”字就是银行里划钱拨款的意思，这两字加

起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把别人的钱划到自己口

袋里，我们家乡叫点子。 ”

两位高人相互看了一眼， 一个说：“你不傻

啊！”另一个说：“今个遇到高人了。”我站起来说：

“我说过我姓高但我不高， 你们看看我， 才一米

五，我的外号叫点子，家乡人说我个子不高点子

不少，所以叫我点子。 ”大家都乐了，一看大家笑

开了，我说：“这才叫喝酒，喝！ ”终于，我让两位高

人喝高了。 喝高了高人就出招了，高人当场答应：

明天上午 ９ 点整我们在建设部门口见面， 他领

我去见一位非常有实权的王司长。 临别时，高人

轻轻地拍了我一下肩膀说：“知道王司长是北京

几号人物？ ”我说：“不知道。 ”高人神秘地伸出一

个手指头比划一下，他接着说：“王司长就是他侄

女，知道吗？ ”

第二天，我准时来到建设部大门口，等到 10

点还没见高人露面。 我打通高人的手机，他问我：

“你是哪位？”我说我是点子。他说他不认识点子，

说我打错了。 我说我没打错，昨天晚上我们约好

的今天上午九点在建设部门口见面去找王司长。

感觉他在那边发出一声拍脑门子的声音， 他说：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这么着，你等我电话。 ”下

午 5 点，我终于等到了高人的电话。 他说晚上请

我到长城饭店吃饭，说是王司长也去。 我赶到了

长城饭店却没有见到王司长，高人说：“王司长临

时参加一个非去不可的活动， 改日她专门请咱

们。 ”高人菜已经点好，但他俩非要我点一道我爱

吃的菜。我点了一道鲍鱼仔。结帐时，两位高人出

了点小问题，差两百元，被“拘留”了。 两位高人四

只眼睛看着我，我说：“不好意思，知道你们请客

我就没带钱，不过我是第一次吃鲍鱼仔，对不起，

我就先走一步了。 ”

走出饭店大门， 我给我老板打了个电话，说

北京这家公司的老板我见了靠不住，请客连饭钱

都付不起正被人家饭店扣着呢。 老板说：“早不

说，钱已经划过去了。 ”这时，我的肩膀被轻轻拍

了一下，回头一看，正是两位高人，其中一位手里

捏着一张支票微笑地看着我。（作者系深圳电视

台记者、中国作家协会安徽省分会会员）

外甥女是我们家头号美人。 从

小学五年级起，她的书包就被小男

生一路背起， 如奥运火炬传递，手

手相传，接力背入大学。

美人来本市驾校学习，莅临寒

舍时，穿着白底绿花牛仔裤和棕色

掐腰皮夹克，两种不协调的颜色居

然被她穿出英姿飒爽的骑手风情，

俯仰间微露小蛮腰，性感豪放而青

春四射。

第一天去驾校报到，我打量了

一下她那身打扮， 银灰呢风衣，三

寸高跟小牛皮靴，耳环、手链、项链

举手投足间闪闪烁烁……本来想

问她是不是去赴宴或出席典礼，忍

住了。

美人下午放学时， 我已经在桌

上摆好了四菜一汤。 美人说：“小

姨， 你做的糖醋鱼真好吃呀， 比我

妈弄的可要好吃多了， 味儿多正

呀。 ”

“是吗是吗，那明天还做。”我得

意地瞟了一眼一直拒绝吃鱼的闺女

和家长， 感到自己有着墙内开花墙

外香的气质和才艺。

美人嘻嘻笑着说教练问她有多

大了，到不到二十？还说她是这个班

里最灵巧的学员。我横了她一眼，敲

打道，“得意啥， 人家那是视觉效果

在作祟。 ”

美人吃饱了当然是筷子碗一丢

就下桌了。 意外的是竟然操起扫帚

来扫地，扫完后还不歇气，操起拖把

就拖地。

我深受感动， 赶紧出来表扬，

“哎呀，我们家地板从来没有这么亮

呀。 ”

美人说，“吃太饱了， 怕囤出脂

肪来，得运动减肥。 ”

第二天美人回来时， 说教练夸

她倒库走桩进退自如。很欣慰，感觉

外甥像舅，外甥女随小姨，祖传灵秀

呀。

美人道，“教练说这衣服真好

看，我说这是小姨的衣服呢。教练还

说， 你小姨肯定很时髦和苗条年轻

吧？ ”

“明天穿小西服外套吧，那件也

很适合你呢。 ”我朗朗地笑起来，买

菜的辛苦、 做饭的辛酸都像夏天的

雨，瞬间过去转眼就天睛了。

美人学了快十天， 闺女说，“姐

姐来了，妈每天都要道换拿手菜。 ”

白天给她做饭，晚上还要陪她逛街，

真是夏日炎炎似火烧， 农夫心内如

汤煮。

掐指算她考试日期， 我长叹一

声， 再挨几天， 肚里的菜谱就要江

郎才尽， 钱包也要阮郎羞涩了。 因

为， 在她小人家的指引下， 我已经

买了两套华伦缇娜内衣、 两双达芙

妮皮鞋和一条限量版夏威夷风情长

裙。

美人每天都练到日落西山红霞

飞的时候才回来， 从她自信而神气

的表情里， 感觉她已经能把车玩得

像手机，轻轻一掂就起来。

考试前的那天晚上， 问她有把

握没。美人撇着小嘴说，教练说她是

这个班里技术最过得硬的学员，她

要不过，基本上就没人能过了。

想着美人就要拿上驾照， 这军

功章里怎么说也有我的一半吧？ 穿

着我的衣，吃着我的菜，在我们家卫

生间里劈波斩浪……

门铃响起，美人回来。我笑盈盈

地站在门口迎接英雄凯旋归来———

美人青着脸，散着发，一脸油汗，像

灭绝师太一样的表情， 说倒库出库

都完成得一帆风顺， 只剩最后五十

米，眼看着大功告成，心一喜、手一

滑，碰倒了标杆……

那天，一百个人考驾照，只有两

个没过，一个是最优秀的，一个是最

愚蠢的， 我们家美人当然是最优秀

的。

你舒适地倚在那柔软的婴儿车中，

由妈妈骄傲地推着你漫步街头，

小小的脸儿，小小的身儿，极嫩薄的透明皮肤。

眼前是一片澄明，心中是一片纯净。

小手任意地舞啊舞，小脚有力地蹬啊蹬，

眼光不由被你牵引住，

不由绽开来自生命深处的笑容，

心中顿时也是一片清辙和明净。

噢！ 你这粉雕玉琢、纤尘不染的新生命！

你这飞临人间的真正天使！ 你这天神赐予的小精灵！

沉醉了天下多少父母的心，

净化了尘世间多少人的心灵。

你是纯洁与仁爱的化身啊！

你是世间最美好事物的代表与象征！

我多想多想永远拥你在怀中，

热烈地亲吻着你，温柔地抚摸着你，

什么都无法让世俗的心永远安静，

唯有你这让我心醉的小精灵！

据有关史料显示，辣椒是几百年前从国外引

进我国的，也有人说我国云南的西双版纳才是辣

椒原产地。 不过对我来说，这些都无关紧要，我只

知道，辣椒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我的吃辣在小的时候就已经名闻四邻，但产

生轰动效应却是在师范上学时一次同学会餐中。

那时临近毕业，一天，几个同学一起去饭馆吃饭。

饭还没有做好，我去洗手。 等我回来时，饭已经在

饭桌上放好。 我随手舀了一勺子辣椒搁在碗里，

搅拌后就吃起来。 一边吃，我对几个同伴说：“今

天的辣椒才算有点味！ ”旁边的几个人吃吃地笑

起来。当时谁也没有再说什么，我也没有在意。几

天后一个同学告诉我，在我回来之前，其中的两

个为检验我吃辣的级别，已先行在我碗里放了满

满两勺子辣椒，恐我发觉，又用面覆盖。 从此，我

吃辣名扬在外。 以至已多年不见的老同学见了

面，总要提起那次壮举。

毛主席曾对辣椒作出过评论，他说喜欢吃辣

椒的人大半是革命的。 我在电影中看到过古月先

生扮演的主席，吃辣椒时慢条斯理，从容不迫，革

命家的气度尽显其中。 我一无名之辈，不及主席

他老人家之万一，自然绝不可能把吃辣椒提高到

政治的高度、理论的水平。 但我也为自己有和伟

人相同的嗜好而暗自得意。

只是我没有料到，在这小小的得意之中竟潜

伏着危机。 我是教书的，虽然现在上课讲究少讲

多练，但话毕竟还是要说的，而且也没有学过音

乐，吊过嗓子，不会像音乐教师一样使用假声，所

以参加工作以后，嗓子就出了问题。 开始时吃两

副药就好了。 时间一长，吃药不管用了，接着是打

针，再就是输液，最后竟愈演愈烈，发展到了因为

嗓子一个月两次输液。 那几年，咽炎十天半月总

会发作一次，咽部疼痛难忍，连喝口水都困难。

还好，我后来遇到一位懂中医的医生。 他用

自己配制的中药为我调理，终于使我不用输液就

能解除咽炎带来的痛苦。 他得知我的饮食习惯

后，再三告诫我要少吃辣的。

可能对于任何求医者来说，医生的话都不是

听一次便老老实实遵从。 其后又经过几次以身试

法，我不得不遵从医生的教导。 每次吃饭想起辣

椒的时候，我就强迫自己回忆曾经的病痛、就医

的艰难，慢慢地对辣椒的渴求就不再强烈了。

但我没有完全戒掉辣椒。 直到现在，我还吃

一些，如果嗓子不舒服，就住嘴两天。 这个世界又

有几个人没有点嗜好？ 英国首相邱吉尔喜欢织毛

衣，我国西晋文字家孙楚就更有意思了，他喜欢

听驴叫，一高兴起来还会来两声。 名人或大师们

的嗜好，想必是另一种闲情逸志，我辈凡夫俗子，

不敢与之等同。 辣椒之于我，生活中的调味品而已。

我不怎么抽烟，酒量也不大，如果再与辣椒

断绝往来，我不知道生活还有什么味道。

北京高人

◇曹怀玉

美人考驾照

◇马樱花

辣椒，想说爱你不容易

◇新区 王文军

山居图（国画） 新区 贾天福 作

婴儿车中的宝宝

◇三 木


